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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学视域下的敦煌壁画飞天形象研究

周雯

山东师范大学，中国·山东 济南 250000

摘要：敦煌壁画是敦煌石窟艺术的一部分，是位于中国敦煌石窟内壁的绘画艺术作品，敦煌

飞天是敦煌壁画中极具标志性的艺术形象，承载着独一无二的符号特征，作为我国宝贵的文化遗

产，飞天图像不仅蕴含了丰富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价值，还从多个角度深刻展现了制度文化的内涵，

广泛涵盖了历史、民俗、宗教及艺术等诸多领域。对这些图像进行深入的研究探索，具有极为深

远的社会现实意义。本文旨在运用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框架，从三个递进的层次出发，对敦

煌飞天壁画的主题构思、结构布局、色彩运用及图案设计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解读与分析，旨在挖

掘地域性风土彩画背后深层的文化意蕴，并梳理出社会文化与世俗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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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图像学”的概念最初见于瓦尔堡的《费

拉拉的斯基法诺亚宫中的意大利艺术与国际星

相学》一书。20 世纪中期，现代图像学奠基

人潘诺夫斯基在其专著《图像学研究》中，对

图像从表象至本质的演变进行了透彻的阐述。

他在这本书中，将图像学划分为三个层次：首

先，是解读图像的直接、自然意义，这涉及识

别画作中诸如人物、动物、植物等自然元素的

形态与轮廓；其次，是发掘并阐释图像背后蕴

含的传统隐喻或象征意义；最后，也是最核心

的目标，是探索图像的深层意蕴或本质所在，

这构成了图像学研究的终极追求。敦煌，位于

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是中西方文化在此交汇

融合的咽喉之地，佛教东传促莫高窟开凿，敦

煌壁画应运而生。敦煌壁画是莫高窟洞窟墙壁

上的璀璨装饰，作为兼具艺术与技术双重特质

的图案构成，它们展现了独特的地域文化风貌。

这些壁画以其稳定的构图和丰富多样的绘制主

题，成为探索不同朝代民俗风情、经济发展、

思想观念和艺术风格的重要窗口。“将具体的

艺术作品融入人类生存环境的广泛联系中，探

讨其在客观现实与主观意识相互交织作用下的

独特位置”，这将成为敦煌艺术文化研究领域

的一项重大进展与突破。

本文运用图像学方法探析敦煌壁画中飞天

形象的存在形态及其蕴含的人文内涵，同时系

统性地梳理飞天形象所处的历史脉络与文化背

景，以全面理解其产生的历史动因。从图像学

三层次框架阐释飞天形象的内涵，以前图像志

的方法详尽描绘飞天形象的基本特征，再借助

图像志的分析框架，追溯并解析飞天形象中纹

样的文化渊源与历史背景，最后，运用图像学

的理论工具，深入剖析这些纹样所蕴含的象征

意义与文化价值，以期全面而深刻地推进对敦

煌壁画飞天形象的理解与研究，从而进一步深

化对敦煌壁画飞天形象的研究层次。

1 飞天形象的前图像志描述

1.1 敦煌壁画的整体构图

敦煌壁画，作为敦煌石窟艺术的瑰宝，布

于中国敦煌石窟的内壁之上，它是以精湛的石

粉彩绘技艺精心创作而成。敦煌石粉彩绘，作

为历史悠久的绘画形式之一，自汉晋时期便在

敦煌及其邻近地域广泛流传。自公元 4世纪起，

随着佛教向东传播与道教向西扩展的浪潮，敦

煌地区迎来了石窟开凿与造像彩绘活动的蓬勃

发展。在此过程中，石粉彩绘技艺在继承汉晋

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印度与西域的绘画风格

与技巧，实现了技艺上的显著进步与飞跃。敦

煌壁画内容丰富，展现神祇形象、活动及其与

人的关系，寄托愿景，抚慰心灵。壁画人物分

神灵（佛、菩萨等）与俗人（供养人、故事人物），

均源于生活但各具特色。俗人形象洋溢着浓厚

的生活气息，鲜明地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特征；

而神灵形象则显得相对稳定，融入了丰富的想

象与夸张的元素。在服饰方面，俗人多穿着汉

人的传统服饰，而神灵则保留着异国的衣冠特

色。至于晕染技法，世俗人物采用的是中原地

区的传统方法，而神灵则运用了西域特有的凹

凸法，但这些特征随时代变迁而处于动态变化

之中。

与造型形象密切相关的是变形手法的运

用。敦煌壁画传承了传统绘画的变形技艺，成

功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逼真的人物、动物及植物

形象，展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伴随着审美观念的多元化发展，敦煌壁

画中的变形程度与具体手法亦呈现出鲜明的时

代特征和个性化风貌，成为了研究造型艺术演

变的重要对象。早期作品变形较大，充满浪漫

主义色彩，形象特征在作品中表现得尤为鲜明

突出，特别是在隋唐之后的作品中，变形现象

相对减少，而立体感显著增强，写实风格愈发

浓厚。对于变形手法的分类，主要存在两种形

式：一种是夸张变形法，该方法基于人物原型，

依据一定的美学规律进行有规律的变化处理，

具体表现为拉长身形比例、加粗肢体结构等；

另一种是风格化的变形，如通过特定的线条和

色彩运用来塑造特定的形象特征。这些变形手

法共同构成了敦煌壁画独特的艺术魅力。

1.2 飞天形象的造型图案

飞天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印度，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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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的飞天艺术形象乃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与

中原文化深度交融、共同滋养的产物。它代表

了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中，佛教、道

教、西域以及中原的飞天形象相互借鉴、融合，

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飞天艺术表现

形式。在佛教语境下，飞天被视为乾闼婆与紧

那罗的化身，其中乾闼婆负责在佛国散布芬芳、

供奉花卉与珍宝，栖居花海，翱翔天界；而紧

那罗则专职于佛国演奏音乐、载歌载舞，却缺

乏飞翔于云霄的能力。随着乾闼婆与紧那罗的

融合，其性别与职能界限逐渐模糊，两者合而

为一，催生了飞天这一艺术形象。早期在天宫

演奏音乐者被冠以“天宫伎乐”之名，而后期

手持乐器、载歌载舞的形象则被称为“飞天伎

乐”。敦煌飞天形象不依赖翅膀或羽毛，仅以

飘逸的衣裙与飞舞的彩带便能在云彩中自由翱

翔。其形象一部分继承于本民族的艺术传统，

并在此基础上，广泛融汇了外来的飞天艺术，

丰富多样，变化万千。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伴随着十六国时期

敦煌洞窟的开凿与建设而逐渐崭露头角，直至

元朝末期，随着石窟工程的最终竣工，该艺术

形式逐渐步入衰退阶段。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

期，伴随着王朝的更替、政治权力的转移、经

济的显著增长以及中西文化交融的不断深化，

飞天艺术形象、体态表现、意境营造、风格特

征乃至其内在情感意蕴均经历了持续且深刻的

变迁与丰富，展现出极为多元且独具特色的艺

术魅力。其演变历程与敦煌艺术整体的发展脉

络大致相契合，可系统地划分为“萌芽兴起期、

创意发展期、繁盛鼎盛期，以及衰退没落期”

这四个历史阶段。

在长达170余年的十六国北凉至北魏时期，

敦煌飞天艺术形象主要受到了源自印度及西域

地区飞天艺术风格的显著影响，从而在宏观上

展现出了典型的西域式飞天特征。然而，值得

注意的是，这两个历史时期的飞天形象在表现

上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就现存的、数量有限

的北凉时期莫高窟遗迹而言，飞天形象多见于

窟顶平棋岔角区域、藻井装饰部位、佛龛顶部

边缘地带，以及本生故事画中主角的头顶上方

等关键位置，这些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深入探究

该时期飞天艺术风格变迁的重要线索。特别是

第 275 窟北壁本生故事画中的主要人物头顶上

方所绘的几身飞天，鲜明地彰显了北凉时期的

独特艺术风貌。这些飞天的造型与艺术特色具

体表现为：其头部装饰有圆光，脸型呈椭圆形，

鼻梁挺直，眼睛大而明亮，嘴部与耳部相对较

大，佩戴着环形耳饰，头发或束成圆髻，或戴

着以蔓草或印度五珠宝冠为装饰的发饰。它们

的身材相对粗短，上身常常半裸，腰部紧束长

裙，肩部披挂着宽阔的巾帛，整体形态宛如“U”

字形，双脚上翘，姿态或分或合，似乎正在凌

空飞翔，却又带有一丝笨拙与下坠感，其“U”

形的身躯显得有些僵硬，缺乏圆润感，在微弯

之处还能隐约看到印度石雕飞天的影子。这些

飞天因采用了晕染技法，使得鼻梁与眼珠因色

彩变化而呈现出白色，该特征在造型构成、面

部表情刻画、姿态展现、色彩搭配运用以及绘

画技法运用等方面，均展现出了与西域地区龟

兹等石窟中的飞天形象高度相似的特征，体现

了两者在艺术表现上的密切关联。进入北魏时

期，莫高窟飞天的描绘范围得到了扩展，不仅

出现在说法图中，还延伸到了佛龛的内侧两侧。

北魏时期的飞天形象，虽仍保留有西域式飞天

的某些特征，却已显著地展现出向中国画风格

靠拢的转型迹象。其面部轮廓经历了由丰满圆

润向细长优雅的转变，五官特征鲜明且分布匀

称，鼻梁挺拔，唇形小巧精致，整体呈现出高

度的和谐与协调性。在头部装饰方面，或可见

环绕的圆光，或佩戴镶嵌有五颗宝石的华丽冠

冕，或以圆润的发髻束发。飞天形象的身材比

例逐渐趋向于修长，部分个体的腿部长度显著

增长，甚至达到了腰身长度的两倍之多。在飞

行姿态的展现上，飞天们呈现出更为丰富多样

的形式，有的悠然横渡虚空，有的振臂高飞，

有的合掌缓降，展现出一种豪迈而洒脱的气势，

宛若翱翔于天际的飞鹤。飞天所经之处，伴随

着片片芬芳花瓣的洒落，营造出一种“天花纷

飞，充盈虚空”的诗意盎然氛围。至于最具北

魏风格的飞天形象，则可见于第 254 窟的北壁

之上（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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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魏飞天

从西魏至隋代约 80 年间，敦煌飞天艺术进

入革新期，佛教天人、道教羽人、西域飞天与

中原飞仙元素交融，形成独特中西合璧风貌，

展现出鲜明的个性与特色。在西魏时期，莫高

窟飞天绘制的位置与北魏基本保持一致，但出

现了西域式与中原式两种风格。西域式飞天在

北魏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比较显著的变化为乾

闼婆开始抱乐器飞翔，紧那罗天宫伎乐也翱翔

天际，两者融合成后来的散花飞天和伎乐飞天。

其艺术上的标志性成就，突出表现在第 249 窟

西壁佛龛内侧顶部的四尊伎乐飞天形象上（参

见图 2）。与此同时，中原风格的飞天形象开

始逐渐显现其独特魅力，这一转变很大程度上

要归功于东阳王荣在瓜州（也即古代的敦煌）

担任刺史时，成功地将洛阳的中原艺术风格引

入到了这一地区，从而创新了飞天形象的表现

手法。此类飞天形象实现了道教飞仙与佛教飞

天元素的精妙融合：道教飞仙元素中，去除了

羽翼的设定，代之以裸露上身、佩戴精致项链、

身着飘逸长裙、肩披绚烂彩带的形象特征；而

佛教飞天元素则摒弃了传统的圆光装饰与印度

式宝冠，转而采用束发成髻、佩戴道冠的崭新

形象呈现。这一融合不仅展现了两种宗教文化

的深刻交汇，也体现了艺术创作中对于传统元

素的创造性转化与融合。在人物形象塑造上，

它们采纳了中原地区流行的“秀骨清像”风格，

身形修长，面容清秀，嘴角微扬，展现出一种

独特的韵味。以第 282 窟南壁上层十二身飞天

为代表，他们束双髻裸上身，长裙彩带，以大

开口横弓字形飞行，逆风起舞，奏琵琶、阮弦、

箜篌，天花旋转，云气缭绕，飞天身姿轻盈，

自由穿梭太空，尽享欢乐。

图 2 西魏飞天

北周是中国大西北地区由鲜卑族建立的一

个少数民族政权。尽管其统治年限不长，却在

莫高窟留下了众多石窟的建造痕迹。鲜卑族的

统治者们深谙佛教信仰，并与西域保持着友好

往来，这一变化促使莫高窟的飞天形象再次焕

发出西域风格。这些新涌现的飞天形象，在创

作上深度汲取了龟兹、克孜尔等石窟飞天艺术

的精华与独特之处，表现为圆脸、体健、腿短，

头戴圆形光环，配以印度式样的宝冠，上身裸

露，胸部丰满，肚脐圆润，身着长裙，肩披飘

带。尤为显著的是，它们的面部与身体运用了

凹凸晕染技法，但因年代久远而色彩变化，形

成了独特的“五白”效果：白棱、白眼珠、白

鼻梁、白眼圈、白下巴。它们的飞行姿态展现

为向外展开的“U”字形，体态显得短而结实，

动作质朴无华，与莫高窟北凉时期的飞天绘画

风格颇为相似。然而，与北凉时期相比，此时

的飞天形象更为丰富多样，新增了许多乐舞飞

天。最能体现北周飞天特色的，当属第 290 窟

与第 428窟中的飞天形象（见图 3）。

图 3 北周飞天

隋代飞天正处于融合、探索与创新的阶段，

不仅在数量上独占鳌头，它们的种类与姿态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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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繁多。隋朝时期，飞天的绘制遍布区域广泛，

不仅涵盖北朝时期的传统位置，还扩展至窟顶

的藻井周边、窟室内上层的四周，以及西壁佛

龛的内外两侧，常以群体形式展现。隋朝飞天

风格多样，体现在地域特色融合、面部与身形

特征差异、服饰装扮多样以及飞行姿态四个方

面，隋代飞天或保留西域特色，或彰显中原风

情，或创新融合；其脸型与身材各异，但修长

型身材更普遍；服饰从半裸到异域服饰，从无

袖短裙到宽袖长裙，头戴宝冠或束发髻，甚至

出现秃发僧人形象；飞行姿态自由舒展，不再

拘泥于“U”字形。隋朝飞天处于交流、融合、

探索与创新的黄金期，向更加中国化方向发展，

为唐代飞天融入中国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 427 窟与第 404 窟的飞天形象（见图 4）最

具隋朝特色，为代表之作。

图 4 隋代飞天 

唐代约三百年间，敦煌飞天艺术在本土传

统上吸纳印度飞天的元素，融合西域与中原精

髓，逐步创新并达到鼎盛。历经一个多世纪国

内外广泛交流融合，唐代飞天已完全中国化。

此时，莫高窟大型经变画丰富，飞天形象主要

描绘其中，题材一方面主要展现佛陀讲法、歌

舞礼赞等供养活动；另一方面描绘了佛国天界

景象，如“西方净土”“东方净土”等极乐世界，

飘逸灵动。敦煌石窟唐代艺术被细分为分初唐、

盛唐、中唐、晚唐四阶段，反映了各阶段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唐代前期飞天艺术奋

发向上、自由灵动，其整体形象依然鲜明，展

现出修长的身姿与轻盈的姿态，人体比例精准

无误，线条勾勒流畅且充满力量，色彩运用鲜

艳且丰富多样，与唐王朝前期时代精神契合，

无疑可以被视为唐代飞天艺术的杰出代表，以

初唐第 321窟双飞天壁画最为典范（见图 5）。

后期飞天艺术失去前期精神与情绪，服饰淡雅

轻薄，人体清瘦朴实，神态平静忧思，中唐第

158 窟《涅槃经变》图上方飞天壁画为代表，

相较于唐代前期的激奋轻盈，其飞行姿态已呈

现出一定的沉重感。

图 5 唐代双飞天

自五代起至元代止，这一时间段跨越了五

代、宋代、西夏及元代这四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共计约 460年之久。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中，

敦煌飞天艺术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唐代艺

术的遗风，但在图形动态的革新方面并未取得

显著突破，逐渐陷入了一种模式化的表达方式。

相较于隋代的创新多变与唐代的蓬勃进取，这

一时期的飞天艺术在技艺水平与风格特征上虽

各有差异，但整体上却呈现出一种逐渐衰退的

趋势，逐渐丧失了原有的艺术活力与生命力。

五代至北宋，敦煌归河西归义军曹氏政权管治。

曹氏尊崇佛教，促使其扩建莫高窟、榆林窟，

设画院聘名匠，致力于延续唐代飞天的风格，

涌现出了一些技艺精湛、风格独特的飞天作品，

如榆林窟 16 窟（见图 6）与莫高窟 327 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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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的飞天作品。榆林窟 16 窟为五代早期洞

窟，虽缺乏唐代之灵动，显匠气，但装饰性强，

两者均发髻高束，眉眼弯大，鼻直唇小，脸型

圆润，戴耳环，上半身裸露，饰璎珞镯钏，长

裙束腰，赤足露，双手娴熟弹弦，姿态雅致，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代早期飞天艺术高峰及

美学价值。

图 6 五代飞天

图 7 宋代飞天

2 飞天形象的图像志分析

从现存敦煌壁画飞天形象实例分析，敦煌

飞天形象的发展在北魏开始兴起，在西魏开始

创新，唐代达到鼎盛，五代开始衰落。敦煌地

处丝绸之路的关键交通枢纽，其得天独厚的地

理位置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极为便利的

条件。这一优越的地理优势促进了艺术的互通

与交融，营造了一个开放包容的艺术环境。在

这样的环境下，敦煌的飞天壁画不仅广泛吸纳

了西域各地的艺术特色，还在此基础上发展出

了独具一格的本土风格，实现了艺术的多元化

与本土化的完美结合。

2.1 飞天形象的形态溯源

纹样，这一装饰性花纹的通称，也常被称

作花纹、花样，或是广泛地称为纹饰、图案。

深入探究，其本质属性可以从功能基础、符号

象征以及审美价值这三个层面进行细致分析。

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里，飞天形象频繁地现

身于墓室壁画之中，这一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

寓意着墓室主人灵魂得以羽化升天、追求永恒

的美好愿望。与飞天形象相伴出现的，还有各

类神仙形象，共同构建了一个神秘而宏大的升

仙场景。这一场景在战国乃至更早的墓葬中已

有体现，而自东汉以来，随着神仙思想的盛行

及早期道教的广泛传播，升仙题材在墓葬艺术

中更为常见。

在佛教初传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壁画

中所呈现的飞仙形象，通常被称作飞天，此时，

飞天与飞仙的概念尚未形成明确的界限。随着

佛教与中国本土道教的不断深入交流与融合，

两者在艺术表现层面上的飞天与飞仙形象，逐

渐呈现出相互借鉴与融合的趋势。飞天形象逐

渐在敦煌石窟壁画中得以集中展现，孕育出了

独特的飞天艺术形象，这一形象特指那些在石

窟壁画中描绘的飞神，其称谓后来成为了中国

敦煌壁画艺术领域中的一个专有术语，凸显了

飞天艺术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及其深远的

艺术与文化价值。

从艺术形象学的视角进行深度剖析，敦煌

飞天绝非某一特定文化土壤单独孕育的果实，

而是多元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并共同催生

的复合艺术形态。这一形象不仅直观而深刻地

映射出古代供养人对浩瀚天空与神秘天神的崇

敬与向往，而且其外在形象与内在寓意均随着

历史洪流的演进不断发生变迁，这一过程深刻

地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面貌与多元文化

相互融合的宏大趋势。敦煌飞天通过细腻的笔

触与丰富的色彩，以图像化的形式构建了一个

极具神话色彩与幻想成分的审美世界。在这一

世界中，飞天形象不仅展现了人类形体美的极

致境界，更成为生命力旺盛与蓬勃发展的象征，

凸显了古人对生命力量的崇尚与赞美。更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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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地剖析敦煌飞天所蕴含的内在精神实质，是

人类对飞行自由的无限向往与憧憬，是中华民

族长久以来飞行梦想的乌托邦式映射，反映了

中华民族对于超越现实束缚、追求精神自由的

永恒追求。

2.2 飞天形象的色彩配置

古代绘画所采用的颜料种类繁多，基本是

由矿土、矿石、植物加工而成。其中不乏宝石

级的珍贵矿物或稀罕的植物。敦煌壁画用料较

之唐卡、水陆画等比较单纯。敦煌飞天的形象

具有身体比例的变形和扭曲，以及华丽多彩的

装束和夸张的姿态。这些特点体现了绘画技巧

上的尝试和创新，同时也表现了当时人们对于

天上神仙形象的审美观念和想象力。

敦煌的色彩配置体系展现了高度的艺术审

美与文化意蕴。常见组合包括：朱砂红、土黄

与白色，朱砂红象征喜庆，土黄体现大地沉稳，

白色增添清雅；花青、松石绿与金色搭配，花

青奠定宁静基调，松石绿与之和谐，金色点缀

则源自敦煌贴金技艺，增添华丽；天青、密僧

陀色、土黄与铜绿组合，天青展现平和，密僧

陀色源于药材，寓意尊贵，铜绿源自铜器上的

绿锈，注入活力而不失风雅；青绿、白色与土

黄组合，青绿象征生机，白色与土黄则构成青

春、纯洁与稳重的和谐。在处理敦煌壁画色彩

配置时，还需特别注意暗部的处理，通过巧妙

的色彩运用，使得人物着装显得更加艳丽多彩，

同时减小光比以增加画面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从而使整个壁画作品更加生动逼真、富有艺术

感染力。

3 飞天形象的图像学解释

在社会和谐与经济繁荣的发展背景下，敦

煌飞天艺术成为了民族审美文化的一种重要表

现。从图像学的视角审视敦煌飞天，需综合地

域特色、民众思想变迁以及时代演进等多重维

度，结合本土习俗文化，对敦煌壁画中的飞天

形象进行深入的图像学分析，从而揭示其象征

意义与图像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

3.1 飞天形象展现“轴心时代”思想

从敦煌飞天的各类佛像以及呈现道教意义

的图像可看出其中的佛、道流传。敦煌飞天壁

画的内容丰富多彩，涵盖了神祇的形象描绘、

神祇活动的展现、神祇间关系的勾勒以及神祇

与人类关系的表达。其中，既有庄严神圣的神

灵形象，如佛、菩萨等，也有生动鲜活的俗世

人物，如供养人及故事画中的角色。这些形象

不仅承载着人们的良善愿望，还起到了抚慰人

心、净化灵魂的作用。其背后的原因，我们可

以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寻得一些启

发。该书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即“人类拥有

一个共同的起源与目标，这一共同的基础被称

之为‘轴心时代’”。文中指出该文阐述，在

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间构成了人类精

神文明的轴心时期，众多重大历史事件均汇聚

于这一时间跨度内：中国有老子、孔子等哲学

流派的产生；在古希腊，涌现出了荷马、苏格

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等杰出人物；而

在以色列，则出现了犹太教的先知群体；古印

度的释迦牟尼佛、龙树菩萨等佛陀……“以后，

人类每一次飞跃前，都要回顾这一时期，从中

得到精神原动力，达到新的复兴。”敦煌飞天

艺术文化可被视为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

“轴心时代”的典范。因此，敦煌飞天形象之

演变，不仅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思想内涵，而且

旨在复兴并弘扬佛教与道教相融合、多元共生

的文明特质，这一过程深刻体现了中古时期文

化传承中的人文主义情怀与价值取向。

3.2 飞天形象蕴含人文情怀

飞天文化是敦煌艺术的精髓所在，它不仅

是中国壁画艺术的巅峰代表，并深刻地体现了

创作者卓越的艺术技巧与深厚的人文情怀。敦

煌飞天在艺术塑造上展现出独特的形态：它们

并无翅膀或羽毛附身，也不具备环绕的圆光，

不直接依附于云朵之上，而是巧妙地利用云层

的衬托，主要依赖轻盈飘逸的衣裙与随风舞动

的彩带，在空中自由翱翔。这些飞天形象代

表着人们的灵魂羽化升天的愿望，它们展现了

人们对超越凡尘世界的深切追求及精神层面的

升华渴望，巧妙融合了古代道家所倡导的“羽

化登仙”理念与佛教中的“天人”形象，深刻

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对于超脱尘俗、追求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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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神境界的向往。敦煌飞天不仅是一种卓越

的艺术创作，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

要象征，其发展历程生动地揭示了不同历史时

期文化交流对艺术形象塑造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及其逐步演变的过程。敦煌飞天的艺术形象融

合了古代中原文化、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以及印

度文化的精髓，彰显出鲜明而丰富的多元文明

交融特色，飞天所传递的信息，超越了单纯的

宗教虔诚向往，更蕴含了对现实生活美好享受

的向往，这种情感流露充满了浓厚的人文主义

色彩。

再则飞天壁画与传统音乐有许多共鸣之

处，它通过音乐动态引发人们对人性、艺术以

及审美的深层次思考。飞天壁画不仅承载着丰

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更是古代中

国人民宗教信仰虔诚的生动体现。飞天壁画中

的飞天形象常被描绘为飘逸、轻盈且自由飞翔

的姿态，它们不仅展现了古人对宗教信仰的敬

畏与虔诚，更深刻地触及了人性、生命以及宇

宙等宏大议题的思考。而传统音乐蕴含着丰富

的文化意蕴，通过旋律与节奏的细腻变化，传

达了人们对生活、情感以及自然的深刻感悟与

细腻体验，能够唤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使人们

沉浸在音乐所营造的意境之中，从而引导人们

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

境界。两者在文化内涵上相互呼应，共同构成

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审

美价值方面，飞天壁画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

精湛的绘画技艺赢得了世人的广泛赞誉，而传

统音乐则以其优美的旋律和丰富的情感表达触

动了人们的心灵深处，两者相互补充，共同提

升了中国艺术的品位与影响力，为后世留下了

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当代社会，敦煌飞天形象不仅承载着丰

富的历史文化价值，更被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

它成为了祖国伟大与富强的鲜明象征，深刻体

现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与文化软实力的强劲。这

一形象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跨越时空界限，

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

蓬勃的发展活力。作为甘肃省旅游产业的标志

性符号，飞天形象寓意深远，它不仅仅是对甘

肃自然风光的艺术化再现，更是对甘肃旅游资

源的全面概括与升华。飞天所展现的，不仅是

戈壁滩的辽阔壮美，还有山水间的灵秀温婉；

不仅是历史遗迹的沧桑厚重，更有文化积淀的

绚丽多彩。这种独特的艺术表达，不仅丰富了

甘肃旅游的文化内涵，也提升了其旅游品牌的

国际影响力。

飞天形象中蕴含的生机与活力，是对人们

追求美好生活的真实写照。它以一种超越现实

的艺术形式，激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

往与追求，展现了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与价值

观念。正是这种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赋予

了飞天形象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使其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都能焕发出新的光彩。敦煌飞天形象

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其作为艺术

品的范畴，它成为了国家综合国力、地方文化

旅游以及人类精神追求的重要象征，体现了艺

术与文化的深度交融，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自信与创新精神。

4 结语

本文运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索敦

煌壁画中飞天形象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旨在通

过变换思考路径，从多元化的视角全面理解敦

煌飞天形象的丰富内涵，一方面通过大量解读

敦煌飞天时期种类，探究飞天形象在纹样类别、

色彩组合以及主题呈现上的规律性和独特性，

此举旨在揭示并展现敦煌飞天形象在不同历史

时期所呈现出的独特特征与演变轨迹；另一方

面思考图像来源，结合“轴心时代”理论得出

佛教与道教融合思想影响下敦煌飞天壁画中的

人文思想与审美追求。对敦煌飞天形象展开多

层次认识，运用图像学进行形象图案的研究，

为多维度和结构化整合敦煌艺术提供了新的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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